序曲

「2月14日」

警察在記錄本上寫日期並再口誦重覆一次。

坐在員警對面的女孩低頭，小小幅度點頭。

「哇！西洋情人節耶！」

警察這句話一出口，低頭女孩旁的男女馬上低吼：喂！怎麼這麼沒品！

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請問妳記得性侵妳的歹徒的特徵嗎？」一位女警在一旁搶過男員警的記錄本。

洪筱涵仍舊埋著頭，不想讓自己的姐姐和弟弟看見她痛苦記憶的表情。她眼角盯在警局千篇一律的鐵灰色桌角，並排連成線，毫無隔間的寬敞，置身其中讓人們被一覽無遺。

女警用筆敲了敲桌面，探試坐在洪筱涵的左右男女，輕聲地再問：「看是臉上有沒有疤？還是身上有沒有刺青之類的？」

姐姐和弟弟同時轉頭看向洪筱涵，她聲音沙啞地說：「他手上很多毛，很粗。」

「很好！還有其他的嗎？」

洪筱涵在女警的幽幽地詢問下，不由得將自己再次置身於2月14日位於西門町商圈的大樓裡。那是她靠雙腿走遍台北市觀察各大商圈後，最中意的一個地方，到網路上搜尋”西門新宿出租”出現一些房屋仲介的資訊，打了幾通電話就屬其中一個仲介先生的態度十分和藹，與他約了西洋情人節早上在租店處會合。

剛見面時他沒有介紹店面的好處，倒是不斷地問著她：「今天是西洋情人節，怎麼沒有跟男朋友出去呀？」「啊！妳這麼漂亮怎麼可能沒有男朋友呀？」洪筱涵只當是業務員為了拉攏生意的基本問候，畢竟她是第一次接觸這樣的事物，她也傻傻地有問必答。

可能是自己沒有戒心，讓這名仲介先生覺得有機可趁，才會對她伸出狼爪，在她的身體為所欲為。洪筱涵從出事到現在，一直這麼想著，她羞愧地無地自容，腦子記不得那人的長相，卻強烈感受到他那大手在身上觸碰的力道，她全身開始起雞皮疙瘩，接著又是一陣的顫抖。

姐姐細緻的手掌來回輕刷洪筱涵的背部，低頭對她說：「妹！這不是妳的錯！妳用不著這麼自責，都是那些臭男人的錯！想不起來就不要想了。已經給他們那麼多線索，怎麼可能找不到人呀！」姐姐怒視男員警。

女員警陪笑：「洪小姐！是呀！想不起來就先不要想了，我們會依照妳所提供的線索去盡力把嫌犯找到。」

姐姐和弟弟將洪筱涵自椅子上扶起，往門口方向走。

三人站在紅色磚頭建築物前頭一個招牌亮著白色光下，弟弟走向前接近馬路，一招手即有計程車停在面前。

洪筱涵坐進計程車，揚頭見到那個白色光的招牌上面的字是英文。

OFFICE

洪筱涵從不知台北的警察局這麼外國風，想驚呼卻沒有力氣。是原本不屬於這個城市所以不熟悉的事物太多了。
坐進計程車，弟弟露出疲憊的面容在副駕駛座上閉目養神，洪筱涵轉頭面向姐姐問著：「爸媽知道你們連夜上來，怎麼說呀？」

「他們比較擔心妳，一個女孩子家單獨在台北生活，還發生這種事。妳打電話來我還以為妳是跟阿豪吵架了，想說是西洋情人節…」

「哦！沒…我們分了！」

「分是分，也應該叫他陪妳一起去呀！」

「哦！」

「妹～我不是指責是…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」

計程車窄小空間裡，司機大哥為了省汽油的錢僅開送風並開一小縫的車窗，使得洪家姐妹的語裡夾雜污濁空氣而哽咽。

洪筱涵趁機沉默，轉頭望向窗外假裝睡覺。黑幕蓋在燈紅酒綠的台北街頭，飛快在她臉上跑過，猶如她在大稻埕看到的煙火，燦爛無比。

她知道，雖然姐姐安慰她，女孩子遭到這種事情並非自己不檢點招惹來的，出來走跳的女孩需要比男孩更加小心及防範。

在她從那個房屋仲介色狼的爪子下離開，她第一時間也想找阿豪，但不行。

「司機先生，我們在前面下車就好了！」姐姐開口。

「姐，你們回新竹就好，我還是要回去我租的房子。」洪筱涵開口。

「妹！爸媽並沒有生妳的氣，有哪個父母在女兒發生這種事，還會計較妳沒有聽他們的話，堅持創業然後發生這種事嗎？」

洪筱涵低頭，心底有股倔強想跟姐姐反搏：我不能一直依靠你們呀！我要創業，也要獨自面對很多問題，不能因為這樣而被打敗呀！
　　然而她的身體憶起那雙多毛的手掌，便開始發抖。再武裝也無法制止生理自然反應，乖乖回老家。

進入繁忙的台北車站，洪筱涵不願認同台北是個罪惡之城。

１

洪筱涵坐在電腦前，身上披著浴袍，這是她回老家三天內洗第九次澡，她享受肥皂泡沫從身上被水沖開的清爽，那一瞬間是她無意識的時刻，不用責怪自己的傻氣、不甘想創業的第一步即被推下深谷、面對阿豪對她的指責…

「我是很驕傲跟妳走在校園裡，這麼會打扮身材好又漂亮，妳知不知道多少男的盯著妳看，但妳能不能低調點呀？」阿豪拿著外套遮著洪筱涵的大腿。

「這是現在最流行的呀！我自己在網拍這些衣服，當然也要穿自己家的衣服呀！而且我的腿這麼好看！」洪筱涵低頭往自己那雙直直的骨架配上白嫰的肌肉，套上短褲顯露出雜誌模特兒的體態，自戀地往鏡子前猛照。

阿豪眼見說不過她，無奈地坐在電腦桌前玩起滑鼠。突然一雙手從他背後繞在胸前，洪筱涵撒嬌地：「阿豪，你也知道我的薪水超少到不行，我要不是靠著網拍衣服才能付得起我的房租和水電。我又不想跟我爸媽拿錢，他們會要我回老家的，我真的不想回去跟我的國小同學一樣過那樣生活。」

阿豪將她的手收攏在自己的掌心裡：「難道不能只為我開花，讓我欣賞就好嗎？」

洪筱涵將浴袍拉緊在胸口，想奉獻一切換一台時光機器，倒轉到當時，答應阿豪的請求，多想逃回阿豪那厚實的保護傘下，但她無地自容，不光是身體遭受的傷害，還有她固執己見的創業…
「我也是被逼的呀，誰教那間爛公司要裁我，我哪裡工作不努力了，為什麼是我不是別人！」洪筱涵對著阿豪咆哮。

「妳都說那是爛公司，幹嘛這麼在意呢？這也才是妳第二份工作，妳也才２６歲，要找工作很容易呀！」

「我不想，我不想再為別人打工了，都在幫人家打天下。我也不是一時衝動才想創業，你看，我的網拍也做得不錯呀，而且很多朋友也說我的眼光獨到又會搭衣服，如果自己開店加上網拍，應該不錯的！」洪筱涵信心滿滿地。

阿豪神色和睦地看著洪筱涵開口:「現在金融風暴剛發生，那麼多公司還在裁員耶。妳做網拍只是小生意，玩玩還行！妳一個女孩子怎麼可能面對創業的那些壓力呀！對了！妳的資金呢？開店至少要有三個月的零用金週轉，妳真的準備好了嗎？」

洪筱涵鼓起腮幫子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臉頰卻漸漸漲紅。

阿豪拍拍洪筱涵的腿，想著女友應該打消念頭。不料，她撇開他的手站起指著他的鼻子：「你姐說的真沒錯，你從小到大都被你家人保護得好好的，一點冒險的精神都沒有，都是這樣隨遇而安。你這樣叫我怎麼跟著你呀，要是哪天我出事了，你真的能保護我嗎？」

阿豪聽了她的話半分鐘後，離開她的世界，只用簡訊跟她說再見。

洪筱涵悶在浴袍裡哭了起來，懊悔那時賭氣阿豪身為她的男友，沒有全心全意支持她想創業的決心，還扯她後腿，這才用著滿盆辣椒般的話語往男人無法被侵犯的自尊臉上抹去。縱然她的直覺感受到，阿豪看輕她是女人。

淚水將洪筱涵淹沒了理智，她當阿豪的雙手就像浴袍那樣不嫌棄、不言語地包覆著她，任由她的自白。

一個新竹北上讀書的女孩，在台北見識到許多大鳴大放的機會，不願在完成學業後即回到故鄉走向能被預期的人生，逃離姐姐為家族訂下的常規：完成學業回新竹的小企業當個會計。洪筱涵早為她的未來做了準備，與大學好友杜思潔到五分埔批成衣回宿舍，拍照、post上網、文字敘述等專業網拍家必備條件，樣樣自己來，全靠著洪筱涵的好身材、攝影、修照片技術及杜思潔日文的閱讀能力，讓她們的網拍構圖優美，更比一般賣家能快速得到日系市場的資訊。

兩年下來，洪筱涵將自己活脫扮成模特兒，連在校園裡也不忘為網拍事業做宣傳，驅駛她每天注重門面出現在同學面前，即使為著新一季大好評的衣服需露腿露肩，她的勇於嘗試讓網拍生意在同學們間踴躍交易，相對信用評價從個位數狂飆百位數。同學們鼓勵著他們，一定要成為從網拍出身的企業家。這個信念一直支持著洪筱涵，讓她能夠在杜思潔到日本留學後，仍獨自搞好網拍事業，哪怕是臨時找不到人攝影，將相機架在腳架上調成連拍模式，自己站在鏡頭前完成一批又一批的型錄。更別提早上做著正職的工作，每天熬夜回買家的問題，為了假日不能陪男友而一再發生口角，就是希望能多存點錢，期許有一家店打拚。

情緒走到這，洪筱涵整個人捲縮在雙腿裡，這件事情不是她能預料的，不願承認女孩子隻身去看店舖會發生這種事情，她無法理解當天的她並非穿著短褲短裙，怎會招來那個噁心人的覬覦。還是自己有問必答的行為讓他覺得有機可趁，洪筱涵止不住思緒檢討著哪個環節出了問題，亦或只因為她是女人，不該有著事業的美夢，如同阿豪或是全天下的男人都是這麼想的：女人沒幾個是女強人，能創業成功也沒幾個。

所有的麻線絞在一起，不知哪條的線頭是掛著遭不幸事件的創傷、失戀的餘痛還是面對創業的無助。洪筱涵弄不清，腦袋當機也就沉沉睡去。
猶如步入已開演的電影院，能透出光的出入口拉上厚重帘幕，阻擋光線進入，僅存一道19吋的白光照在洪筱涵的五官，那樣地的蒼白、沒有血色，高聳的鼻樑倒在臉頰上顯得陰暗。她的手指在鍵盤此起彼落，眼珠盯住電腦螢幕的一個小框框裡，隨著思緒傾洩而出。

「水水，這款的灰色上衣配黑色鞋不會太暗，它是有點淺色的灰。」

按下回覆鍵，暫待幾秒，滑鼠又將另一套連身長版的上衣畫面點出。

──水水，這款只剩

洪筱涵手指轉戰面前的桌子，翻著一張張的小紙條，寫著：記得吃飯哦；女兒呀，媽出去一下就回來了；妹！我們出去走一走好嗎；連身長版上衣只剩暗紅色。

──暗紅色。可以直接換不用取消訂購。如不行此顏色，再請取消。暗紅色搭牛仔褲有種優雅的感覺哦！

洪筱涵把所有瀏覽器關掉，滑鼠不經意溜到右下角，顯出2009年3月1日。她走到衣櫥前面，在左邊的小櫃子抽出蕾絲胸罩和印有小草莓的棉質內褲，急忙塞進已在她手上運動上衣。

她轉開房間通往外面世界唯一通道的把手，強光射進房裡，一覽無遺見到數十罐礦泉水空瓶散落地板，空的碗盤放在電腦桌下面，尼龍繩捆住一疊透明袋裝著布質的東西。她隨即止住光線進入，神情緊張地抱著運動上衣，再次整理藏在運動衣裡的物品，像是邪惡又神聖，會令她傷害到人，也會招致她受傷。

轉進左手邊的浴室，眼角撇見姐姐自走廊盡頭浮現，拿著一個拖盤裝三菜一湯一飯往剛才她出門的房間隱入。她眼睛所見，耳朵所聽，雖與影像同步，另有股力量拉出距離，將她戴起氧氣面罩丟進深海，每個畫面和聲音有所隔閤。開啟熱水龍頭，右邊窗戶倚著熱水器，轟！自行開火供給熱水。

「媽！妹啦…」姐姐的聲音。

洪筱涵感到聲音模糊卻想聽清楚，靠住浴室的門往外細聽。

「又怎麼了？」媽的聲音。

「她又吃不到一半耶！要壓她去看醫生啦！」姐姐說

「不要逼她了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啦！妳爸回家再說啦！」媽說。

洪筱涵靜默一分鐘後，手腳俐落脫掉身上所有衣物，自大盆舀水往身上胡亂淋，按下沐浴乳在身上慌張地塗抹，再從大盆舀水一大匙一匙沖向頭、頸、胸、腹、臀、腿、腳，力道十足，猛力地一大匙一大匙一大匙。

